击退胡伯龙匪部进攻前后

平静人

进入1949年，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迅速发展。中共吴（江）嘉（兴）工作委员会书记金佩扬同志，向黎里、芦墟、平望、盛泽等地的地下党组织，布置了迎接解放的任务：一是要掌握当地国民党政府的枪枝、弹药、粮食、文书、档案等，妥善保存，等待解放军来接收；一是保护好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为了完成上述任务，我们首先做好对国民党黎里区、乡长等上层人士的策反工作，要他们想方设法不让县里来撤部队、调粮食、搬档案。由于有原来的工作基础，进展比较顺利。黎里工商自卫队专职大队副胡绍麟、黎里区长沈法宪、黎东乡乡长叶仲寥、日伪时期的东阳乡乡长杨继声，都表示愿意跟共产党走，接受了地下党交给他们的临解放时的任务。

当时，摆在黎里地下党组织面前最艰巨的任务是，防止土匪胡伯龙混水摸鱼。胡伯龙别号龙靔（天）飞，浙江嘉兴县南渭镇（在黎里东南约10公里）八家浜村人，时年36、7岁，中等身材，面目端正，泥木工出身，有点文化。他早年参加青红帮，在黎里拜有两个先生（俗称“老头子”），一个叫陈邦奎（青帮头子，沦陷时带过队伍），一个叫胡绍麟（当过日伪特工，时任黎里工商自卫队大队副）。抗战初期，胡伯龙在陈邦奎部队当过分队长，后被编到江苏省国民党保安队傅连生团当中队长，在嘉兴、吴兴一带活动。抗战胜利后，胡伯龙在中央训练团第29军官队受训（少尉军衔），驻盛泽关帝庙。1947年春天，胡结伙抢劫盛泽到苏州的轮船，被判死刑，关在吴江大禁内。后，胡掘壁洞越狱潜逃，到吴县木渎镇水上警察大队当警察，因遭当局通缉潜回老家八家浜。

回家后，胡结识几个附近的自卫队副，结拜为兄弟，拉起队伍。由于他抱着“兔子不吃窝边草”的观念，在家乡颇有点人缘。当时，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，中共地下党准备发展地下武装，建立青（浦）东到苏嘉路西进行武装活动的通道，做争取胡的工作。胡亦曾托人找过我上级党领导人，表示愿意跟共产党走。而实际上，等到地下党派同志深入胡处开展工作，胡不仅百般阻扰，还继续为非作歹，结伙抢劫。经过一段工作没有效果，地下党就与胡断绝了关系。临近吴江县解放时，胡伯龙匪部已发展到约二、三百人，号称五、六百人，枪百余枝。他打出“苏浙皖边区政府京杭沪督导专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旅”的番号，自封为“旅长司令”，在江浙边境的黎里、芦墟南面乡间、浙江王江泾、南渭、油车港一带进行抢劫。1949年春，这股匪徒包围南渭镇，限工商界和居民在三日内交出一笔巨款，否则要把南渭夷为平地，使当地遭受巨大损失。

地下党分析了胡匪的所作所为，及时提醒各地做好迎击胡匪的准备。在黎里，做好工商自卫队专职大队副胡绍麟的工作是关键。地下党指定金世桢同志做胡的工作。一金世桢同志是自卫队员，二金是紫阳观糖果店职工，紫阳观老板朱赞春是胡的学生，胡经常到紫阳观白相、吃饭，金与胡比较熟悉。金根据党支部的布置，经常顺口向胡宣传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，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，使胡对自己的前途有认真的考虑。金世桢向胡绍麟明确指出，胡伯龙是真土匪假共产党，要他不被师徒感情所动，不要受胡伯龙的拉拢。大约在胡匪进犯黎里前三、四天，胡伯龙派一个匪徒来与胡绍麟联系，要他作内应。胡绍麟很快把这事告诉金世桢，金又及时向党支部汇报，使地下党掌握了胡匪的动向。

黎里地处偏僻，当时交通全靠水路，是吴江县东去上海的必由之路，周围湖荡众多，环境安静且又不安宁，故地方武装较多。经过我地下党的长期工作，控制了区大队、短枪班、黎东、黎西二乡的乡中队、工商自卫队等，只有县保安队一个连和黎北乡乡中队，还没有控制住。当时镇上的布防情况是：区大队百把人都是职业兵，是区地方武装的骨干力量，大队副孙克勇，常驻在楼下浜底毛家寺一带，有较好的防御工事，可以控制镇北面桥后底和西北栅二个进口。短枪班是区的常备警卫班，10余人，班长杨连生（中共地下党员），常驻镇中心夏家桥南堍区署内，保护区、镇（在区的后面）机关。自卫队约200人，队员都为商店职工、业主，是不脱产武装，专职大队副胡绍麟。自卫队有二个据点：镇东队员（地下党内由张淦泉同志负责）守在南港油车里，筑有防御工事，既可就近控制浙江来的进口，也可稍远控制官塘上从东栅的进口；镇西队员（地下党内由沈明德同志负责）守在西南栅原日本宪兵队驻地，有座碉堡，可控制西南面浙江来的进口。此外，自卫队还担负镇上巡逻工作。县保安队百把人，连长吴鑫勇，驻镇东煤水滩、梅兰桥一带，在八角亭设有岗哨，正面可控制东栅进口，东南面可控制从浙江来的进口。

1949年4月27日，是胡匪进犯黎里的前一天。上午，胡伯龙委派陆乃洪（日伪时黎东镇镇长，参加过便衣队）当黎里区“区长”，通过第三者来找国民党黎里区区长沈法宪，要沈立即办移交，扬言如不办移交，部队要开进镇实行武装接收。沈法宪得到消息，立即奔告地下党支部同志。经我同志与沈法宪、叶仲寥紧急磋商，决定先由沈回复胡伯龙方面的人，现在黎里仍是“国统区”，没有到“接收”办移交的时候，要“接收”，必须等解放大军来解放之后。旨在尽量拖延一段时间。估计到对方决不会同意，一定要用武力，就同他决一死战。决定分头通知各武装力量，作好随时打起来的准备。这天下午，沈法宪与胡伯龙方面派来的人中间穿针引线的，在楼下浜内区大队部里进行谈判，双方相持不下，谈判告吹。

28日上午，镇上传出消息，这天是胡伯龙的先生陈邦奎的生日，胡匪要派人到陈家拜寿。又见到4个穿便衣背长短枪的武装人员，大摇大摆地从镇东上岸大街上向西走去。其实，当时胡匪已派一部分人员潜入镇内了，这4个家伙是来公开示威的。地下党支部得到消息后，认定胡伯龙就要进犯黎里了，马上在何家浜口的“小小商店”（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）里，分批召集党员作紧急部署，强调凡是自卫队员的立即进入据点，严阵以待。全镇弥漫着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似的紧张气氛，平时喧嚷热闹的街道沉浸在死一样的静谧中。

下午4点钟光景，夏家桥区署门前，首先响起了一阵尖锐的枪声，冲破了紧张的静寂。街上本来稀少的人乱跑起来，噼噼啪啪关排门板乱响一阵后，唯有枪声愈来愈密，愈来愈响，步枪声中夹杂着咯咯咯的轻机枪声。激烈的鏖战一直到晚上八、九点钟，才把来犯之敌打退。具体战况是这样的：一部分潜入镇内的匪徒，首先缴掉了区署门岗的枪，冲入院内。短枪班在班长杨连生带领下跃登办公楼屋上，居高临下击退了匪徒，守住了区署。想来接收当“区长”的陆乃洪，率匪徒从东栅官塘上往镇里攻，遭到南港油车据点的自卫队的抵抗。张淦泉同志带领自卫队员用猛烈的火力回击，直打得陆匪头上顶了稻草怆惶败退。一股匪徒从桥后底进来，窜到楼下浜口，想冲毛家寺的区大队部，被区大队集中火力打退了。在西南栅的碉堡里，金世桢同志始终陪同大队副胡绍麟，领着自卫队员严守阵地。战斗开始时，他们受到了来自两面的夹攻，一面是从南栅入口处来的匪徒，一面是匪首胡伯龙带队窜入镇内，迂回穿过庙桥弄来的攻击。胡匪边攻边喊，“是自己人，不要打！”他满以为先生胡绍麟能放过他。胡绍麟在金世桢的支持下，抛弃师徒之情，率领自卫队员用机枪狠狠回击，打退了妄图两面夹击的敌人。整个战斗中，从四栅进犯的匪众，都遭到了顽强的抵抗，先后溃退。当时，只有驻在东栅煤水滩一带，还没有被我地下党控制住的县保安队百把人，在连长吴鑫勇带领下，一遇到胡匪进攻，即不战而溃逃跑了。解放后，吴部在青浦县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收编。

这次战斗，击毙胡匪1人，打伤6、7人，活捉1人，缴获枪械多支；我方仅短枪班失去门岗的1支卡宾枪。事后得知，胡伯龙在进攻前，准备好一条轮船、几艘坯船（运砖坯的大木船），停泊在黎里东栅小官荡口八角亭旁，一俟进攻得逞即开进市河来大肆虏掠抢劫。这次战斗，保护了黎里各界的安全，避免了一场洗劫，也使黎里的地下党组织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，证明我们对当地国民党上层人士搞统战工作是正确的，长期的策反工作是成功的。在这次战斗中，同我党有联系的国民党区长、自卫队大队副等出了力，黎里的人民群众是不会忘记的。

胡伯龙匪部在黎里遭到惨败后，5月初又到盛泽行邪念，幸得中共盛泽地下党支部负责人俞双人同志，到平望迎了解放军去解围，才使盛泽免遭其难。胡部在盛泽被解放军收编，连同胡本人共60多人开赴湖州一带集训。在集训过程中，胡伯龙贼性不改，逃跑后收集残余，重干抢米行的勾当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张旗鼓剿匪肃特时，胡逃匿上海。1949年11月，在上海工作的我县地下党员金大鹏、肖心正发现胡的踪迹，协助吴江县公安局将胡缉拿归案。1950年8月胡匪在黎里伏法。

